
“母女”情深

■图片故事

□王耀奇 文/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
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
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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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高 文/图

□刘国文 文/图

闲来无事翻看老照片， 一张
合影触发了我的思绪。 这张照片
拍摄于1995年中秋节。

父母一生养育了我们兄弟三
人， 我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 小
时候， 母亲就多次叮嘱我们， 以
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你们三人
都要相互帮衬， 同甘共苦。 俗话
说得好： 兄弟同心， 其利断金。
只有兄弟团结， 才能家庭和睦。
听了母亲的话， 我们哥仨都郑重
地点点头。 虽然有时我们也会吵
架拌嘴， 但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却
蕴藏着一种最温馨、 最甜蜜的情
怀， 那就是亲情。

长大后， 由于工作的原因，
我们兄弟三人聚少离多。 父母健
在时， 每到节假日， 我们就会聚
在一起， 环绕在父母膝下， 陪父
母说说话， 为父母做做饭， 听父
母唠唠嗑， 给父母一些贴心温暖
的安慰。 我们兄弟之间， 也会相
互问候， 关心彼此的工作、 生活
情况， 享受血浓于水的亲情。

父母去世后， 我们兄弟三人

也曾为父母留下的家产发生过争
执。 但这种争执不是许多家庭那
种为争夺钱财反目成仇的争执，
而是相互推让 。 我和三弟都表
态： 父母的家产， 我们一点儿也
不要， 全留给老二。 二弟坚决不
干， 非要折算成钱给我们。 我拿
出大哥的威严：“行了，我是老大，
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除了几
间老宅， 父母没有给我们留下什
么， 在我们家没有什么可争的东
西， 而我们争的总是家里一旦有
什么事情，尽量让谁少分担些。

父母去世已多年， 我们兄弟
也相继走出昔日温暖的大家各自
有了自己的小家。

如今， 我在县城当了一名公

务员， 三弟在省城工作， 二弟依
然守着老宅， 日出而作， 日落而
息。 平时大家都忙， 没事时打个
电话互报平安。 每到春节， 我们
兄弟三人依然像父母健在时那样
凑在一起过年。 相聚时， 或开怀
畅饮， 或彻夜长谈。

我们共同怀念儿时的幸福时
光， 追忆父母的养育之恩。 随着
岁月的流逝， 兄弟亲情越发浓稠
深厚。 我们知道， 兄弟情谊， 不
是一种简单的关爱， 而是一种甘
苦与共， 患难共存的依赖， 这种
依赖是永远也割舍不断的。 那手
足之间的浓浓亲情， 永远是一份
悠长的牵挂， 萦绕心田， 温暖如
春！

□马仲清 文/图

在我家的影集中， 有一张二
寸黑白照片， 这张照片是四十多
年前， 在北京市第二棉纺织厂大
院内拍摄的 。 照片左侧是唐崇
琴， 右侧是高淑清， 她俩是发小
儿， 同住朝外秀水河胡同， 是只
有一墙之隔的西院和东院。

她俩从小到大， 同在朝外南
中街第一小学 、 北京市第64中
学、 半工半读的第一纺织工业学
校学习， 毕业后又同在北京市第

二棉纺织厂上班。 并肩上学、 逛
商场， 并肩工作了几十年。 如今
她们已退休多年， 都已是六十多
岁的老人了。

去年5月， 昔日的小学同学
聚会， 我给唐崇琴和高淑清照了
这张合影。 这正是： 昔日发小，
见面趣事谈。 学习工作几十年，
仿佛还是少年。 两鬓增添白发，
晚年幸福美满。 尽享天伦之乐 ，
携手再展新颜。

亲密的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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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时
期， 经济萧条、 百废待兴， 人们
的生活水平低得难以想象。 等我
有了孩子后， 生活水平有了明显
的改善。 孩子的童年也比我的童
年幸福多了。

我百日那天， 母亲带我去照
相馆照纪念照， 竟找不出一件合
适的小衣服， 母亲只好用一块红
布叠成三角巾， 当成红兜兜。 当
时我还坐不稳呢， 母亲就蹲在椅
子后面， 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红兜
兜的两个角。

由于营养不良， 母亲很早就
没有奶水了 ， 牛奶供应十分紧
张， 定奶需要医院证明。 我只喝
些代乳粉或小米粥等， 几乎吃不
着肉和水果。

等到儿子出生后生活条件就
有了明显的改观， 牛奶随便喝，
水果想吃就有。 衣服多到穿不过
来， 我们买的， 爷爷奶奶， 朋友
亲戚们送的婴儿装多了去了。 有
的都没等开包呢儿子就长大穿不
了。 玩具也多得数不清， 变形金
刚、 各种汽车模型等， 有些玩具
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

我小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什么

玩具， 一天到晚胡跑乱颠， 有一
天晚上在路边的沙堆上玩胶泥，
过马路时还被一骑自行车的撞伤
了。 那时父母都忙没时间照顾子
女， 我们就自己玩耍。 逮蜻蜓、
粘知了、 游野泳等。

可陪伴儿子玩的人就太多
了， 爷爷奶奶、 姥爷姥姥， 我和
妻子下了班或公休时间， 只要一
有空儿就带儿子去动物园、 游乐
园、 公园等地玩耍。 有一次我母
亲带儿子去月坛公园游玩。 儿子
刚学会走路不久， 走得还挺快，
母亲在后面紧追慢赶的也没赶
上。

儿子一不小心摔了一跤， 头
碰在了一块石头上， 顿时鲜血直
流，哇哇大哭，母亲吓呆了，一时
不知所措。 旁边一小伙子见状，
抱起儿子就往附近的医院跑， 好
在抢救及时， 没有大碍。 想起我
小时候被车撞了还没人管的情
景， 儿子还是十分幸运的。

当年我上学时， 从入学的第
一天开始，我就独自一人上下学。
可儿子是早晨爷爷送，下午我接，
风雨无阻，一直到小学毕业。

记得小时候我没少挨父母的

打， 儿子就没怎么挨打， 有爷爷
奶奶护着， 我们都无从下手。 有
长辈的呵护， 有这么丰富的物质
生活， 儿子简直就是生活在蜜罐
里 。 有时单位组织我们外出游
玩， 我都带上儿子， 北戴河、 九
龙宫、 十三陵等儿子都去过， 有
些地方不只去了一次。 可我小时
候就没出过远门， 只有春游时学
校组织我们去动物园、 紫竹院等
地转转。

儿子小时候， 正值小虎队风
靡之时。小虎队成了儿子的偶像。
他不仅能模仿他们的动作， 还能
学唱他们的歌曲，“把你的心，我
的心，串一串，”听着儿子稚嫩的
歌声我不禁感慨颇多， 我小时候
哪听过这类歌曲，唱的都是红歌，
这些歌儿子都没听过， 更别说唱
了。时代不同，思想境界也大不相
同。 我和儿子的代沟也随着他年
龄的增长而不断加深， 我们之间
很难再找到共同语言。

转眼间儿子已到而立之年，
我也到了花甲之年。 童年都成了
久远的回忆。 时代不同， 童年的
味道也大不一样。 但记下的， 还
都是快乐。

■家庭相册

这张照片， 是我妻子和女儿
十五年前过春节时， 母女俩在美
丽冰灯前的合影。

望着照片上这两个我最爱的
人， 我感到很温馨。 谁能看得出
来， 她们并不是亲母女呢。

我1999年离异时， 就一直将
女儿带在身边。 而照片上的女人
则是我的第二任妻子。 当时我一
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十岁的女孩过
日子， 我天天要上班， 她天天要
上学， 生活里的各种琐碎， 吃喝
拉撒， 艰难可想而知。

热心肠的邻居大姐看我们实

在为难， 介绍我与照片上纯朴善
良的她相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
触， 我们相知、 相爱。 她对我的
女儿非常疼爱， 她们俩在一起总
有说不完的话。

想当初， 妻子做的很多事，
让我至今感动依然。 那时由于我
不会带孩子， 孩子头上都生虱子
了， 我也注意不到。 她领着女儿
去澡堂子， 打药皂清洁， 然后用
篦子一点一点细致地刮， 把虱子
都刮干净。 这下， 女儿就像变了
个人似的， 从原来的邋邋遢遢，
变成了干净利索的小公主。

由于女儿数学成绩不好， 没
能念高中 。 但女儿特别喜欢音
乐， 喜欢孩子。 妻子根据女儿这
一特点， 自告奋勇当参谋， 帮助
女儿选择了初中起点的幼儿师范
类艺术幼师专业， 念完了中专接
续上大专， 历经五年寒窗苦读，
女儿终于学成毕业， 在市里的一
所幼儿音乐教育机构， 当了一名
钢琴老师， 实现了她向往已久的
梦想。

现在， 每次回家， 女儿都会
买上一大包糖炒栗子， 用两层毛
巾包得严严实实。 两个小时的车
程到家， 栗子还热热的， 这是妻
子最爱吃的。

■青春岁月

我和儿子比童年
作者的百天照 顽皮的儿子

岁月悠悠
手足情


